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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朴本打算让苏南来主持这次
不寻常的常委会，所以他一大早就给
苏南打了电话，把请老领导主持局常
委会的意思说了出来，苏南想了想，
没答应，说不合适，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个相，就得你自己亮，这个家，就得
你来当，并提醒温朴，初次登台亮相，
对他今后在东升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千万不能马虎，但也不必谨慎过度，
把握住会议中心议题，心里的数就不
会乱了。

最后苏南嘱咐温朴，要尽快从秘
书的角色里走出来，现在做任何决策
都要从宏观性和复杂性上着眼，一个
没有大局意识的领导，就不会有胜算
全盘的视野。人到一方诸侯的位置，
他的最大潜在对手就是自己，当领导
的只有在困难中努力超越自己，才有
可能在工作中少麻烦自己。

温朴开窍了，自己的灶膛，还得
自己来烧，火旺火弱得靠自己的手添
柴把握。

按常理讲，总局第一次常委会，
应该就总局下一步干
部变动、人事调整，以
及东北两个亿扶贫工
程如何具体落实等大
事，定出整体框架和运
作基调，但由于发生了
坍塌这一意外事故，今
天的常委会主题，也就
没办法涉及上述问题
了，只能研究稳定当下
局面和坍塌事故善后
处理等相关事宜。

可以说，温朴对
自己主持的第一次常
委会，用心用到了所有能想到的细节
上，比如穿什么色调的西服、扎什么
颜色的领带、配什么式样的皮鞋，以
及掐在什么钟点上走进会议室、坐下
后用怎样的语言跟大家打招呼、开会
时手机是放到会议桌上还是揣在口
袋里、插在衬衣兜里的笔式采访录音
机，一定要在进入会议室前打开……
他打算录音，有两层意思，一是留个
声音纪念，再就是下来及时回放，听
听会上自己哪些话说得不到位或是
有问题，顺便也感觉一下其他人的言
辞是不是也存在毛病。

会后回到办公室，一听会议录
音，温朴对自己在会上的总体言论基
本满意，要是会议前半段说话的语气
及节奏再能自然一些，那他有可能给
自己的这一次表现评个良好。

温朴在总局初次常委会上的发
挥还算是不错的，会议气氛与议题始
终在他的掌控之中，常委会开得比较
顺利，眼前急等处理和需要尽快解决
的事情都落到了实处，后来常委们按
各自的日常工作分工，也都有具体进
入角色的想法或打算，温朴松了口
气。

会议一散，他就打电话向苏南汇
报，苏南鼓励了他几句后说，凡事能
想到的都不是最精彩的；凡事能做到
的都不是最完美的。

温朴用心记着苏南的这两句话。
现在办公室里安静下来，这份难

得的安静，是温朴来到东升上任后第
一次遇到的，他应该好好地享受一
下，然而他现在却是没有享受这份安
静的心理，现在的这份安静让他感到
陌生和拘谨，之后不久他又感到了别
扭。

温朴意识到这时得想办法让自
己忙碌起来，始终在工作状态中呼
吸，不然大脑就缺氧了。他想到了苏
南的那个提醒，觉得这时有必要放下
总局的大小包袱，精精神神地去市里
转转。主意打定，他想让局办跟市里
先联系一下，但转念一想这个环节多
余，不如自己直接打王庆河的手机。

温朴联系上了王庆河，问他这会
儿忙不忙，不忙他就过去坐坐。

王庆河笑道，温局长代表总局过
来给东升市人民送温
暖，我就是再忙也得把
这份温暖接过来啊温
局长！

21
见面握手寒暄，

节制微笑。
落座后，王庆河的

宽脸上，布满同情地问，
李局长现在怎么样？

温朴摇摇头，感
伤地说，昏迷不醒，还
没有脱离危险。

王 庆 河 叹 口 气
说，天灾人祸，谁能想得到呢？

温朴道，把巴书记也砸伤了，真
是不好意思啊王市长。

说过坍塌的事，王庆河点了一根
烟，抽了两口就没头没脑地说，有意
思，我越想越有意思，这是偶尔巧合？
还是历史降大任于斯人也？

温朴不明白他这话从何说起，就
歪着头瞅了他一眼。

王庆河一笑道，我的意思是说，
中直地方，现在是两个常务，分别在
自己的地盘上主持为人民服务的大
事小情。

温朴一想，这个王庆河，市里局
里看得很透彻啊！

温朴说，我跟你不能比啊王市
长，我现在可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王庆河借题发挥道，你们总局兵
强马壮，财大气粗，你们一件芝麻大
的事，搁在我们市里就是一件天大的
事，反过来我们市里一件天大的
事，一旦拿到你们总局，你温局长
挥挥手，好歹也就打发了，家底不
一样，起跑线不一样，说话
底气也不一样啊，我说温局
长。 17

负责清剿完县与满城土匪的军
队，是国民党驻保定的祁国英所
部。票儿在这次清剿中，真正认识
了国家正规部队的作战能力。

祁国英是保定唐县东瀑水村
人，保定军校毕业。他的部队是这
次清剿中的主力。票儿败了两阵，
眼见得不是对手，票儿就撤出了完
县，向唐县曲阳一带游击。那天，
票儿路过唐县，岳成久给票儿出谋
划策，绑架祁国英的家人，借以威
慑祁国英，使之投鼠忌器。票儿觉
得岳成久说得有些道理，就派人去
东瀑水村，绑架了祁国英的父亲祁
臻兴，逼着祁臻兴写信给祁国英，
迫使祁国英退兵。

祁臻兴听罢，却摇摇头，平静地
说道：“票英雄啊，你既然绑了我，也
就听凭你处置了。我儿子剿匪是国
事，你杀我虽是私事，却也牵扯到了
国事。便是有了些纠缠。虽然情势如
此，两者仍是不可混淆呢，国事怎能
以私事交易呢？老朽不
好轻举妄动呢。这写信
的事儿么，还是算了
吧。”

票儿嘿嘿冷笑：
“你果真不写？”

祁 臻 兴 淡 淡 地
说：“不写。”

票儿手下的喽啰
就急了，就要求票儿杀
了祁臻兴。

票儿呆呆地看了
祁臻兴好一刻，突然长
叹了一声，对祁臻兴拱
手道：“老人家，你刚刚
说得也有道理啊！你走吧，票儿放你
下山。”说罢，就让喽啰给祁臻兴松
绑。

祁臻兴睁开眼睛，诧异问道：“票
英雄啊，你如此就放我走了，你这买
卖岂不是赔了吗？”

票儿摆摆手，哈哈笑了：“老人家
啊，你问得好啊！买卖嘛，总是有亏有
盈的。票儿赔了这一回，或许还要赚
下一回的。我票儿是不怕一回两回赔
上本钱的。索性，我再饶给老人家一
匹马。只当再赔上一个人情。也好日
后见面说话呢。”说罢，就让手下牵过
一匹马来，亲自扶祁臻兴上马，下山。

祁国英穷追猛打，票儿被追赶得
落魄。那一天，票儿带着队伍到了完
县西北的南陈侯村，暂且歇脚打
尖。祁国英接到了情报，就连夜奔
袭了南陈侯村。票儿的队伍却事先
得到消息跑了。只剩下了一个年轻
的土匪，躲藏在草垛里，说是偷偷
留下来投降的。祁国英亲自审讯了。

此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自报家门是西井村的人，名字
叫二小。

祁国英疑心地问二小：“你是

想投降，还是想干什么？”
二小苦脸说：“长官呀，你说

我能干什么呢？土匪当不成了，想
回家呢。”

祁国英见二小长得眉清目秀，
言语老实厚道，心里就有了几分爱
惜，训斥道：“你年纪轻轻的，就
应该老实在家种地么。当土匪？不
是好过的日子。捉住要杀头的。”

二小扑哧笑了：“长官呀，您
说得好轻巧呢，我想种地，可地
呢？家里哪儿有地呢？”

祁国英也笑了：“你这小子，
口齿还真是伶俐呢。好吧，我就帮
衬帮衬你。”他让副官拿来十块银
圆，给了二小，嘱咐他做点儿小本
生意，谋生度日，千万不要再当土
匪了。嘱咐完了，就放二小走路了。

祁国英继续追剿票儿。那一
天，他的部队驻到西井村，祁国英
就想起了那个名叫二小的年轻人，
他想见一见二小，看他回家之后干

什么呢。可是东问西
问，村里 人 都 摇 头
不 知 ， 说 村 子 里 从
来 没 有 过 这 样 一 个
人 ， 长 官 是 不 是 弄
错了？

祁 国 英 开 始 还
有 些 纳 闷 儿 ： “ 怎
么 会 没 有 这 个 人
呢 ？ 我 还 给 了 他 十
块 大 洋 呢 。”继 而 ，
他 心 念 一 动 ，就 恍
然大悟了，他拍了拍
自己的脑袋，苦笑了：

“上当了，上当了！西
井村的二小？一个西字，一个二字，一
个小字，不就是票字么？嘿嘿！这个小
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跑到我眼
皮子底下来晃悠，还诳骗走了我十块
大洋呢！”

票儿见王加林
票儿的队伍也被剿得七零八

落，手下只剩下了三十几个喽啰。
通过这次与祁国英对阵接兵，他反
省了自己的队伍实力，除了装备落
后，队伍的作战能力徒有其表，根
本就不是正规军的对手。清剿之
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组建骑
匪。他带人下山抢夺了不少马匹，
精心挑选了喽啰练习骑术，每天沿
着山路疯跑。手下人多不理解，票儿
嘿嘿地冷笑：“咱们是土匪，就是要腿
快，不论抢劫还是杀人还是逃命，都
要快去快走。”

俗话讲，这世间只要有穷困二
字，就有土匪。土匪这种社会经济与
政治结合产生的作物，真如火烧不尽
的野草啊。很快，票儿就招募了300余
人，其中包括一些被打散的土
匪，又寻了回来。票儿的队伍
逐渐恢复了元气。 8

连连 载载

不久前，某报公布调查结果称，
“有八成人认为‘幸福和房子有关’，其
中 69.9％的人认为房子是幸福家庭所
必须。”更有某报称，“没房子生活就谈
不上幸福”。需注明的是，这些报纸所
说的“房子”，意指拥有，而不是租住。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
一，说幸福与房子有关系，当然没错，
一个无房可住，只能藏身于屋檐下、楼
梯间，乃至睡在马路边的人，的确难有
幸福可言，但若说只要买了房，有了一
个蜗居，就“幸福”了，这话就像麻醉
剂、封口胶与截肢刀。说其像麻醉剂、
封口胶，因为有房的人听了舒服得浑
身发酥，即使家庭有再大的不幸，也不
好意思说自己不幸福了；说其像截肢
刀，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买不起
房，幸福对他们来说，就像截去的腿
臂，与身体彻底分离，永无联系。若说
必须买上一套房才能算幸福家庭，这
话更如在绝壁上立正，实在站不住脚
也。不但站不住脚，而且令人怀疑是
受房地产商收买与唆使，在扮演“房
托”的角色。因为幸福与房子，并无必
然的联系，有房产的家庭未必幸福，无
房产的家庭未必就不幸福。人的幸福
感是多元化的，幸福并非是可与房子
捆绑销售的商品。

“房子是幸福家庭所必须”，虽然

极像房地产商的广告词，但也的确是
许多人的固有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
的支配下，许多家庭掏空两三代人的
积蓄为孩子买房，许多年轻人背上了
二三十年才能还清的巨债，许多人为
还房贷勒紧裤带省吃俭用，许多年轻
人成了为一个蜗居而艰苦奋斗的房
奴。而万千房奴的辛酸，岂一两部电
视剧、几本小说可以道尽！这些人不
能说与幸福无缘，但起码离幸福很远，
因为房子不但没给他们带来幸福，反而带
来了说不完的痛苦，道不尽的无奈。

几十年前，我们曾讥讽农民的“小
农意识”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
子热炕头”，而到了 21世纪，在高房价
的压迫下，许多年轻人的理想则只是

“一份工作一套房，老婆孩子沙发床”
了，哀哉！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创造力被
沉重的债务所扼杀，精神追求因虚幻
的“幸福”而放弃，其理想只剩下为一
个小小蜗居而奋斗时，不但是年轻人
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

我认为，既然房价的涨跌，非我等
平民所能左右，我们就要改变固有的
住房观念。买房一事，需量力而为，若
家有巨资，买套房如工薪族买台冰箱，
当然要买之；若收入颇丰，买房之后，
不需勒裤带刮牙缝，即生活品质不会

因偿还房贷而降低，也当然要买之。
若是为买一套房，不但自己成了房奴，
连父母、祖父母都惨遭“株连”，生活受
到严重影响，则是为了满足有房的虚
荣心而死要面子活受罪，或是把自己
的所谓“幸福”建筑在长辈的痛苦之上
也。若如此，便不如租房居住。有谁
敢说，租房住的人与幸福无缘？又有
谁敢说，身居斗室的人，就不能为实现
比蜗居更大的理想而奋斗？

人生在世，比一套房子更值得追
求的东西多矣，我们的理想岂能为一
个小小蜗居所囿！一些人把孟子“有

恒产者有恒心”一说，作为必须买房的
“理论根据”，殊不知，在此语之前，孟
子还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
能”，古今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所成
就者，无不胸怀大志，即使一无所有，
仍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有为实现远大
理想而奋斗的恒心，没谁把房子作为

“幸福所必须”。至于他们后来有了房
子，乃至豪宅，也是事业成功之后，顺
便购置之，并非是他们先有恒产，才有
恒心，而是因为有恒心，才有事业上的
成功，有了事业上的成功，才有了恒
产。年轻的朋友们不可不知。

幸福、理想与房子
梅晓东

壶口天歌(摄影) 王国强

村里原来也种麦子、稻子，不知从
哪家开始起头种起了树苗，种了一两
年后便有苗木采购商来村拉走了一车
车树苗，种树的人手上便换来一叠一
叠厚厚的钱。

这钱可比种麦子、稻子多得多
啊。而且种树也容易，种下后偶尔去
除除草、打打药水，树苗就“噌噌噌”的
直往上长。

村人看着那些种树苗人手中那厚
厚的钱，脑子里也开始有了想法。于
是，村里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种起
了树。有钱赚谁不眼红啊。

张三也没例外。
张三其实是村里有名的懒鬼，折

腾麦子、稻子收成是村里最差的。张
三一听种树来钱，而且轻松，一下就来
了劲。

张三就难得的勤快起来，和另一
些村人一起买进了一些小树苗，像香
樟、无患子、杜英一类乔木，当然也有
像夹竹桃、桂花等灌木。张三忙活了
近一个月，栽树、浇水，从早到晚地在
地里忙活。

好歹是忙完了，李四知道张三懒
惰，关照说，张三，隔三岔五的，你要去
看下树，多除草，打药水。

张三口中答应着，可压根没把李
四的话放在心上。忙了那么多天，张
三的心早痒痒起来了，就立马开始邀
了几个赌友在家搓起麻将来。

儿子张小三放学回家时，张三正
搓得起劲。张小三脸上带着一丝不

安，偷眼瞧了张三一眼，忙又惶惶的把
头转开。张三却没注意到，只是喊，小
三，还好你回来了，帮爸搓一把，爸去
撒泡尿，憋死我了！

张小三就兴冲冲地跑上了麻将
桌。从小，张小三就在张三的引导下
学会了搓麻将，有时三缺一时张三还
拉张小三也凑一把。张三还美其名
曰：战场父
子兵嘛！

张 三
撒尿的一
时半刻，张
小三就赢
了 一 把 。
张三就莫
名地高兴
起来，今天张三手气背，一直输。所以
当张小三见张三撒完尿回来要让位
时，张三就说，小三，不用起来，帮爸来
几把，爸搓半天也有些累了。

搓到最后，张小三不仅把张三输
的钱都赢了回来，还多赢了 100 多
块。张三难得一次去买了一堆熟菜犒
劳张小三，一直吃到酒足饭饱时，当
张小三把一张纸拿出来让张三签字时
张三喝得浑浑噩噩的看也没看，就把
字签了。

张三每天就这么搓搓麻将，或是
到处闲逛逛。当然，有时张三也会坐
家里，算算如果这批树苗全部卖掉，大
致能换多少钱。张三算啊算，算了半
天，算出了一个让他感觉有些不可思

议的数字来。张三还算到张小三要中
考了，照张小三以往的成绩，考个学校
肯定没啥问题了。钱呢，卖完这批树
苗也就绰绰有余了。张三就扔了笔，
开怀地笑。

张小三放完学匆匆回家时，张三
就很高兴地问起临近中考的张小三有
把握吗，张小三就有些不自在地看张

三 。 张 三
也没注意，
只 是 继 续
乐 呵 呵 地
说，爸帮你
把 上 学 的
钱 都 凑 好
了，把这批
树卖了，咱

就是有钱人了。
张小三也在笑，笑得似乎有些勉

强。
临张小三中考前一天，张三又搓

了一次麻将，张小三神色紧张的回到
家时，张三没回头，只说，饭菜都在锅
里，你吃饱先去睡觉，明天就要考试
了。

张小三张张嘴想说什么，还是什
么也没说，就去掀锅盖去了。

第二天一早，张三特意起了个大
早。原本想送张小三去考试的，想了
想张三还是没去。张三不想给张小三
太大的压力，张三就想起去地里看看
他那些树。

出门时，时间还早，张小三还没离

开。
张三兴冲冲地跑了好长一段路。

沿途看到了许多其他村人种的树笔直
地站立在地里，也看见了李四正弯着
腰在地里忙着除草。张三见李四正
忙，就没喊他。

张三转了一圈，终于跑到了自己
的地里。一株株齐人高的野草差点让
张三看傻了，站在地前，看到的居然全
是野草。张三不甘心，跑进地里，地里
哪还有什么树啊，全是草。张三被淹
没在一片野草中。

张三脑中“轰隆”着，完了，什么都
完了。万分沮丧的张三无精打采地回
了家，居然看见张小三正笔直地坐在
家里看着电视。张三愣了半天，然后
张三问，你咋没去考试啊？

张小三怯怯地说，老师说，我学习
不好，怕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就不让我
考了。

张三傻眼了，你不是一向学习都
不错的吗？

说这话时，张小三就摊开了一张
纸，几个大字让张三心伤，“退学报
告”！旁边的家长签名前，清晰地写着
张三的名字。

张三终于想起来了，想起了那天
搓完麻将自己签的字。

张小三还嘟囔了句：咱家那片树
苗地不是也都是野草吗？即使考上了
也白搭。

张三举起手，想甩张小三，巴掌却
甩到了他自己脸上。

种种 树树
崔 立

岭南松风（国画） 望尚友

看见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就到了雁鸣湖
黄河在东京和长安之间游走了千年
这儿是十里长亭 直到被抛弃
螃蟹和水鸭子还能听见莺莺的哭声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 笑脸菊花般盛开
“买一篓吧 真正的雁鸣湖蟹 便宜”
螃蟹们在篓里横着 和我们一样
幸福的吐泡 根本不想未来

我问身边的大嫂 “收入如何”
“今年湖里通公路了 来的人可多”
我想起一句通俗的格言
生活和爱情 都需要经营

水鸟们贴着水面散步 让目光赞不绝口
唇边的柳笛 像是吹回了梦里的江南

亭台楼榭 燕子悠悠地飞上树梢
树活着 鸟活着 水活着 人才能活着

水面像柔软的草原 我嗅到季节的余香
那些苇絮 懂事地按摩我的脚踝
有些愿望说出来便成箴言 不如藏在水底
让所有生灵 尽情地笑和哭

我要你做我的后花园

我有车有驾照 可我不会开 没关系
中原路有12路公交带空调 里面总是春天
再不然就走郑上路 有长途有特１路
一碗胡辣汤钱 就看见檀山脚下的“三公”

向左是大海寺 供奉着观音菩萨和
清定上师的舍利 他也姓郑

从黄埔军校 少将 到皈依佛门
信与不信 只在一念间

对面是象棋公园 一场恢宏的战争
浓缩成一盘棋 我选择“车”长驱直入
想把老将突然“将”死 这时飞来一只风筝
打乱了曾经的规划和布局

穿过马路就到了植物园 同样不收门票
前半园适合谈恋爱 后半园适合吃烧烤
我对市长说假如再挖个鱼塘 垒一些灶台
开几个小卖部 那才“娃哈哈” 市长说ＯＫ

我第一次去是冬天 第二次是夏天
实际上鸟停的时候比飞的时候多
我像一条鱼回到水里 自由的吐泡
感受幸福的涟漪

现
代
诗
坛雁
鸣
湖

（
外
一
首
）

李

薇

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
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季节气候，
以及使用的历法、宗教信仰、风
俗民情等各不相同，所以元旦的
日期也就有所不同。

我们的祖先以五谷熟、四时
尽而改年更岁，称作“元旦”。元
者，开始；旦者，早晨。二者合起
来“元旦”者，就是新年的第一
天。在《尔雅·释诂》中解释说，

“元，始也”，“旦，早也”。可见
“元旦”的本意就是一年之始，一
天之晨。相传在五帝时，黄帝之
孙颛顼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
可后来“王者得政，示从我始”，
到商、周、秦三代，对元旦的日期
都有所更改：商代为十二月初
一，周代为十一月初一，秦代为
十月初一。直到西汉，汉武帝根
据人们长期天文观察记录和经
验的积累，纠正了商周秦三代提

前 过 元 旦 的
错误做法，重
新将“元旦”
恢 复 到 正 月
初 一 。 新 亥
革命后，为同

世界“接规”，孙中山将我国夏历
纪年的正月初一改称“春节”，而
将从西方传入的公元纪年的 1
月 1日称作新年。1949年 9月 2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公元纪年
法”，我国才将元旦正式规定在
公历的1月1日。

再说世界诸国。譬如印度
的新年是从每年的10月31日开

始至 11 月 4 日结束，共 5 天，而
将其中的第四天定为“元旦”；埃
及是以尼罗河水开始上涨的那
天定为“元旦”，叫“涨水元旦”；
泰国等地的一些民族，把雨季到
来前的 4 月 13 日至 4 月 16 日定
为“元旦”；印度尼西亚的凯拉比
帮族人，将每年候鸟飞来最早的
那天定为“元旦”，称作“候鸟元
旦”；居住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
摩人，把当地第一次下雪的日子
定为“元旦”，称作“雪花元旦”；
更为奇特的是，非洲的乌干达人
以雨季的到来作为“元旦”，而他
们那里每 6个月就有一个雨季，
所以乌干达每年有两个“元旦”。

在菜市场上，我问一个卖辣
椒的：辣椒辣不辣？他马上回
答说：辣！我这辣椒能辣得你
龇牙咧嘴，浑身冒汗。又说，不

辣不要钱！
我说，我想要不辣的辣椒。
他说：“有啊，这些长得歪歪扭

扭的辣椒，一点儿都不辣。那些长
得直条条的，都是直通通的直性
子，名副其实的辣死人；那些歪歪
扭扭的，是混进辣椒队伍中的‘弯
弯绕’，它们打着辣的旗号，其实是
忽悠人……”

各国元旦多不同
程勉学

辣椒的“弯弯绕”
匡天龙


